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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
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
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
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
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
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
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

“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
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
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

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
“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
对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外国人也
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
好莱坞拍摄的 《功夫熊猫》、《花木
兰》 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
资源吗？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

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
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
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
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
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
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
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
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

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
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
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
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
美风范。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

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

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

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

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

的 创 造 性 转

化 和 创 新 性

发展。
—— 摘 自

习近平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 （2014

年10月15日）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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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民族音乐的守护人
——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田青

本报记者 李 贞

中央文史研究馆
馆员的故事①

“孙子在小区念幼儿园，儿子是楼下超市的保安，媳妇
在附近妇幼保健院工作，不管读书还是上班都是几分钟的
路，中午还能回来陪我一起吃饭。”在圆梦家苑小区，坐在
轮椅上的 79岁老人胡根花说。一位老人的只言片语就勾
勒出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城千岛湖镇的宜居图景。

淳安作为加快发展县，困难群众基数大，住房成了
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的头等大事。2003 年，淳安建起了第
一幢保障房，16年间各类保障性住房已有6550余套，建
设总面积达 56.1 万平方米。另一项工程老旧小区改造也
齐头并进，2010 年，淳安县启动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休
闲运动场地建设 6000 平方米、绿化修整 1.46 万平方米，
惠及16771户老旧小区居民。

为了让保障房的分配在阳光下运行，淳安县探索了
“初审、复审、终审”三级审核以及在社区、新闻媒体
“两级公示”制度，确定家庭符合申购条件后，采取统一
摇号的方式公布申购对象。截至 2019年中旬，淳安县常
住人口的住房保障覆盖率达18.15%，近2万名群众实现了
住有所居。

原供销社退休职工、83 岁的“空巢老人”陈鲜花

告诉本报，她在琵琶园老社区租房 18 年，年纪大了
腿脚不便，上下楼梯感觉吃力。7 个月前，她搬进了
崭新的茶园小区，这是千岛湖镇最大的综合性保障
房小区，入住了 1763 户人家。为方便交通，淳安县
政府专门安排 13 路公交车，从小区出发通往县城的
医院、学校、购物商场。她说：“现在环境好了，有
了电梯，房子也宽敞了，还有小区的保安定期来看
望我，帮忙送水，孩子在外工作也安心了，我觉得
生活很幸福。”

保障房小区的物业管理让百姓的“安居梦”也愈加
温馨。不少社区把物业岗位留给了社区居民，在实现百姓
住有所居的同时，解决了部分困难户的就业问题。社区里
活动室、幼儿园一应俱全。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住

户，小区物业在节假日会安排志愿者上门提供服务。
“每天早上 10 点，小区活动室里开始有人来锻炼身

体、看电视。每个月会有社区医生免费为居民看病，此
外还安排了免费理发、防火防盗安全讲座等服务。”淳安
县圆梦家苑小区经理汪城炎告诉本报，在纯公租房的圆
梦家苑小区，住着928户外来务工人员、城镇中等偏下收
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房租每月8元1平方米，其中物业服
务费1元。未来，保障房小区还打算建造一个小型的图书
室，可供小孩读书学习。

另一项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也为安居工作画上一抹亮
色。再现民国风情的如意巷，街、巷、院错落有致；重
拾排岭记忆的塘边弄，街边摊贩、百步台阶孕育小城的
淳朴乡味；打造慢生活的骑龙巷，122级青色石阶、香气

扑鼻的鸠坑茶还原淳安的老街生活。
在塘边弄住了整整 30 年的 60 岁张大伯说：“小区的

绿地、公共休闲场地、停车位都增加了。还有居民赋诗
一首，题为《赞外立面改造》：家家旧物换新颜，各个市
民皆欢笑。”

淳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何宇富告诉本报，为
加大困难群众住房覆盖面，一方面，县里将再投资 3 亿
元，建设约900套保障性住房，让群众住有所居。另一方
面，把好“进出口”关，严格审核申报材料，并启动3年
一复核的程序，对经济条件转好的群众实行迁出制度，
让保障房工作真正做到公平合理。此外，打造“菜单
式”服务，业主可根据生活需求在家中自行“点单”，物
业串联维修、教育等机构提供上门服务，全面提升小区
的幸福感。

正在杭州千岛湖调研的宜居城市专家、中国民族建筑
研究会宜居城市与城乡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罗亚蒙告诉
本报：“淳安县城在保障性住房建设和老旧小区治理更新
方面积累的经验，具有典型性、先进性、示范性，可以作为
中国宜居县城创建的经验样本。”

房子宽敞了，小区环境美了，物业管理好了

淳安，为“安居梦”增添亮色
杨 洁

《中国佛乐宝典》 季星兆摄

中央文史研究馆是毛泽东主
席亲自倡议设立的、具有统战性
和荣誉性的文史研究机构。受聘

者都是耆年硕学之士、社会名流
和专家学者。今年恰逢国务院参
事室（与中央文史研究馆合署办
公） 成立 70 周年，本报记者采
访了多位馆员，听他们讲述精彩
故事。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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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系采访著名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专家田青之前，记者没想到，一位
年逾七旬的老先生日程安排得如此之满：上
研究生的课；参加教师大会；赴山西左权参
加民歌节……辗转于杭州、延安、神木、北
京、大理间，整个 7 月，他只能抽出仅有的
一点空档时间来接受采访。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一间堆满书的办公室
里，记者见到了穿着白色中式布衣的田青。
办公室的空调坏了，略感闷热，但田青丝毫
未显出倦意，始终神采奕奕，侃侃而谈。

从将中国佛教音乐带出国门到上电视、
做评委，再到致力于挖掘、保护原生态音
乐，田青走过许多不同的路，但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热爱始终是他一生无改的追求。

为传统文化搭台

从少年时代开始，田青就对中国传统文
化格外着迷。“上中学的时候，我非常偏科，
整天就拿着一本《楚辞》看。”

在经历了 5 年插队务农的生活后，1973
年，田青幸运地考入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
197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一名青年教师
后，田青十分认真，但在课堂上，他遇到了
难题。

田青在学校同时教两门课，一门是中国
古代音乐史，一门是西方音乐名作欣赏。西
方音乐名作讲起来比较容易，因为有大量的
音频可以放给学生听。比如讲贝多芬，田青
讲上十几分钟，再给学生们听半个小时 《第
五交响乐》 的原作，一堂课很轻松过去了。
但讲中国古代音乐史就困难得多。为了备
课，田青要查阅大量的资料，但讲起来依然
很费力。“我讲的都是古籍上怎么说，诗词里
如何描写音乐，但中国古代的音乐没有音频
保存下来，也没有精确的记谱法，学生们听
不到，就无法形成直观感受。”

从此，田青开始琢磨如何能找到活着的
古代音乐。他想到宗教的变化相较于时代变
化来说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宗教音乐中会不
会保存了古代音乐的特征？寺庙里的各种仪
式都离不开音乐，自己可不可以在寺庙的高
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乐曲？抱着这样一个想
法，田青研究起了佛教音乐。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国内没有人专门做
佛教音乐研究。田青自己揣着 300 元，背着
一个破录音机、一壶水和一只装着书和干粮
的绿书包，睡在火车的座位下面，独自前往
五台、峨嵋、九华、普陀、敦煌等地造访寺
庙。他坚信，人迹罕至的山野里保存着音乐
的珍宝。

同时，田青大量翻阅佛教典籍和历史文
献，寻找蛛丝马迹。“我需要看的这些古籍，
在那个年代，图书馆都是不外借的，只有拿
着内部借阅证才能看到。我想方设法弄到了
一张天津图书馆的借阅证，每天坐在图书馆
的古籍部下笨工夫抄书。像《高僧传》《续高
僧传》 等，只要和佛教音乐有关系的内容，
我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过。这让我在许多年
后，还能一段一段地背诵出书上的内容。”后
来，田青将研究成果写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

《佛教音乐的华化》，这也是中国第一篇研究
佛教音乐的学位论文，奠定了后续中国佛教
音乐研究的基础。

随着在佛教音乐研究上的逐渐深入，上

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田青开始从事《中国
佛乐宝典》 的辑录工作。10多年间，他走访
了一二百所寺庙，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收录
了 30 个小时的录音。“参与录音的僧人，现
在都基本不在人世了。这么珍贵的资料得以
保存下来，已经可以说是一份非物质文化遗
产了。”

能花费几十年的心血坚持从事这样小
众的研究，田青的心中是有股子信念的。
他说，学术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书斋里，
而是要为传统文化尤其是濒临灭绝的传统
文化搭台。

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田青参加，他
就利用这些机会促成中国佛教音乐到世界各
地去演出。田青经常带着佛教音乐团去欧洲
演出，到过法国、德国、比利时、捷克斯洛
伐克等。

田青一直十分敬佩自己的老师杨荫浏先
生。“杨先生当年把瞎子阿炳的音乐录下来介
绍给世界。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没有人会知
道这样一个靠音乐讨饭吃、身如草芥的阿
炳。但因为杨先生，阿炳的音乐留在了文化
史上，《二泉映月》也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代
表性曲目。”

偶然成了电视红人

除了研究佛教音乐，田青更为人所知的
研究领域是中国民间音乐。当说起自己与民
间音乐、民歌结缘的伊始时，田青用了这样
一个表述：人生的偶然性。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青歌赛”） 曾对中国音乐界产生过巨大
影响。原本，田青的书斋生活跟这样的综艺
节目没有什么关联，但在第九届青歌赛上，
他为帮朋友的忙，临时成了节目评委。没想
到，这给了田青一个近距离观察中国当代声
乐界现状的机会。

比赛的复赛阶段，评委们每天要听 100
多个歌手轮番演唱，把可以参加决赛的歌手
挑出来。连续几天的赛程下来，田青发现选
手们选择的歌曲范围太窄，一二十首歌曲被
翻来覆去地唱。歌手们的发声方法也明显趋
同，音色高度同质化。这样的状况让田青觉
得很不满意。

到决赛，轮到田青做点评，他就坦诚讲
了自己的感受：“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电视
只有收音机。但是我们从收音机里光靠听，
就能立刻分辨这是马玉涛、那是郭兰英，绝
对听第一句就知道是谁在唱。但今天听了几
十个歌手，我听不出他们有什么个性，这个
是大问题。”

出人意料的是，这番“得罪人”的发
言，播出后得到了观众的热烈反馈。第二
天，电视台的电话都被打爆了，观众说，戴
眼镜的那个评委讲得好，说出了我们的心里
话。这一下子让田青从一位学术专家变成了
一位公众人物。

此后，田青开始关注打开国门后中国传
统文化中某些精华流失的问题。

“我一直说，古往今来，所有第一流的艺
术家没有一个不对民间艺术持一种尊重的态
度。”田青跟节目组提出建议，希望让非学院
派、真正来自民间的歌手有机会进入比赛。
到了第十届青歌赛，从藏族牧区来的牧民的
女儿索朗旺姆获得业余组民族唱法一等奖。

到了第十二届青歌赛，民族唱法组里单独分
出了“原生态唱法”，给成千上万没有机会进
音乐学院学习、但一直热爱音乐的普通人创
造了机会。后来这一组别中，也涌现出了许
多深受观众喜爱的歌手。

“青歌赛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但是也激
发了我保护传统文化的热情。命运给了我一
个机会，让我把对传统文化的这份感情和几
十年的积累变成了实践，有机会把自己的理
念传播到社会大众当中。”田青说。

盲人歌手让我热泪滂沱

在青歌赛之外，田青也始终致力于为民
间歌手提供机会。

2002年，田青到山西左权县参加民歌花
戏研讨会。在会上，他见到了羊倌石占明。
那时，石占明就是村里一个平凡的牧羊人，
但天生一副好嗓子，声音高亢嘹亮。一听他
唱歌，田青就惊住了。

彼时，正巧浙江仙居县要举办第一届

南北民歌擂台赛，田青当主持。“当时参赛
的选手其实都选完了，我就跟组委会说，
我这儿有一个羊倌歌手，我来做担保，保
证唱得好。”就这样，石占明的命运发生了
转折。

在上台比赛前，石占明紧张得不知道该
怎么唱了。田青鼓励他说，你就还当自己是
羊倌，也别害怕，底下不管坐着什么人，你
就当他们都是羊。就这样，石占明很争气地
在第一届南北民歌擂台赛上拿到了金奖，成
了“全国十大歌王”之一。

同样在左权县，田青还发现了一支盲人
宣传队。“我第一次听到这支盲人宣传队演唱
是在一个破庙里。他们从破庙里拉出一根电
线，安了一个电灯，把电灯挂在树上，下边
摆着一张八仙桌。那是夏天，大家就围着这
个桌，听他们唱。歌声中的真诚、沧桑甚至
苍凉一下子打动了我。”尽管过去了多年，田青
回忆起第一次听盲人宣传队唱歌时的场景，依
然很激动。他说：“盲人看不到这个世界，他们
没有和观众交流，他们是向天而歌。”

听过左权盲人宣传队的演唱后，田青还

专门写了篇文章《阿炳还活着》，发表在《人
民日报》上。文中写道：“作为一个以听音乐
为职业的人，我已经很难被音乐打动了。但
是，那天，在左权，我居然在音乐中热泪滂
沱。”“热泪滂沱”4 个字，说尽了田青当时
所受感动之深。

就在破庙里，田青当即跟盲人宣传队的
成员们讲：“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到北京去。”
后来，田青帮盲人宣传队联系到了首都师范
大学音乐学院，在那里，他们举办了到北京
的第一次演出。“我到现在还记得，县文化局
给盲人宣传队成员一人做了一身新衣裳，蓝
布裤褂、黑布鞋、白袜子。盲人宣传队坐
火车到北京西站后，我想让他们吃一顿好
的 ， 就 找 了 个 饭 店 ， 鸡 鸭 鱼 肉 点 了 一 大
堆 。 但 我 没 想 到 ， 他 们 看 不 见 ， 没 法 夹
菜，怎么吃？我只好找饭店老板，给他们
每人盛上半碗饭，把各种菜夹到里面，还
要把鱼刺剔掉。我那时才发现，我并不了
解盲人的生活之苦。”

带盲人宣传队到北京的舞台上演出，田
青把好多音乐界的朋友都请来了。他给这些
大腕儿们打电话说：“这场音乐会你必须
来，我保证你们之前从没听过，听了以后会
被感动。”

演出前，田青向观众郑重介绍了这支队
伍。盲人生活不易，但他们不仅自力更生，
还在太行山间，一个村一个村地为那些缺乏
文艺生活的留守儿童、父老乡亲送去欢乐。

“我们的舞台上，太缺少这种没有任何修饰
的、完全真诚的、草根的但又有着深厚文化
传统的东西了。”田青说。

因为田青把石占明和盲人宣传队带出了
大山，村里的百姓们都把田青当成了亲人，
左权县龙泉乡龙则村还授予了田青“荣誉村
民”的证书。

2013年，田青获聘成为中央文史研究馆
馆员。“无论是总理给我的聘书，还是龙则村
农民们给我的证书，都是沉甸甸的肯定，是
在做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中，我最大的收获。”
田青说。

人物简介：

田青，1948年出生于天津。佛教音乐专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第十一届、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中
国佛教协会顾问，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
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研究中心主
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执行副主任。

长期致力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宗教音
乐的研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所长，著有 《中国宗教音乐》、《净土天音》、

《佛教音乐的华化》、《禅与乐》 等多部著作，
2018年出版九卷本《田青文集》。


